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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正月，尽七月，不满一 
年。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 

   
  武德元年（戊寅，公元六一八年） 
  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 
不名。唐王既克长安，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 
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氐羌酋长，争遣子 
弟入见请降，有司复书，日以百数。 
  王世充既得东都兵，进击李密于洛北，败之，遂屯 
巩北。辛酉，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桥先成者 
先进，前后不一。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栅，密营中惊扰， 
将溃；世充不知，鸣角收众，密因帅敢死士乘之，世充 
大败，争桥溺死者万馀人。王辩死，世充仅自免，洛北 
诸军皆溃。世充不敢入东都，北趣河阳。是夜，疾风寒 
雨，军士涉水沾湿，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世充独与数 
 
 
 
 
 
 



 

 
 
 
 
 
 
资治通鉴                  ·96· 
 
千人至河阳，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还东都， 
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万馀人，屯 
含嘉城，不敢复出。 
  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 
之声，闻于东都；未几，拥兵三十馀万，陈于北邙，南 
逼上春门。乙丑，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 
兵拒之。达望见密兵盛，惧而先还。密纵兵乘之，军遂 
溃，韦津死。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 
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窦建 
德、硃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遣使奉表劝进，密官属 
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密曰 ：“东都未平，不可议 
此 。”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 
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 
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郑元璹将兵出商洛，徇 
南阳，左领军府司马安陆马元规徇安陆及荆、襄。 
  李密遣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 
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 宋州总管， 又以手书与之 
曰 ：“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钩斩袂，不敢庶几 。” 
汪遣使往来通意，密亦羁縻待之。彦藻以书招窦建德， 
使来见密。建德复书，卑辞厚礼，托以罗艺南侵，请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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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北垂。彦藻还，至卫州，贼帅王德仁邀杀之。德仁有 
众数万，据林虑山，四出抄掠，为数州之患。 
  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 
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 
  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馀房，各盛供 
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 
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 
馀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 
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 
景，唯恐不足。 
  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 
谓萧后曰 ：“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 
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因引满沉醉。又尝引镜自 
照，顾谓萧后曰 ：“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 
帝笑曰 ：“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杨，保据江东， 
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右候卫大 
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 
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 ：“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 
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恐亦将散乱耳 。”御史劾 
桐客谤毁朝政。于是公卿皆阿意言 ：“江东之民望幸已 
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 。”乃命治丹 
杨宫，将徙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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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 
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 
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 
戡素有宠于帝，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 
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谋曰 ：“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 
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 
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 
杀之。 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 二人皆惧， 
曰 ：“然计将安出？”德戡曰 ：“骁果若亡，不若与之 
俱去 。”二人皆曰 ：“善 ！”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 
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 
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 
勋士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 
计，无所畏避。有宫人白萧后曰 ：“外间人人欲反 。” 
后曰 ：“任汝奏之 。”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 
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 ：“天下事一朝至 
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 ！”自是无复言 
者。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 
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 
日结党西遁，智及曰 ：“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 
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 
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 。”德戡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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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 
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 
既而从之。 
  德戡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告所识者云 ：“陛 
下闻骁果欲叛，多醖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 
南人留此 。”骁果皆惧，转相告语，反谋益急。乙卯， 
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 ：“唯将军命 ！” 
是日，风霾昼昏。晡后，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是 
夕，元礼、裴虔通直阁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 
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至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 
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嚣， 
问何事。虔通对曰 ：“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 。”时 
内外隔绝，帝以为然。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馀人，劫 
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觉有变，夜，穿 
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 ：“臣猝中风， 
命悬俄顷，请得面辞 。”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丙 
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 
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 
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 
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 ：“何物兵，形势太异 ！”虔通 
曰 ：“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 ！”盛大骂 
曰 ：“老贼，是何物语 ！”不及被甲，与左右十馀人拒 
战，为乱兵所杀。盛，楷之弟也。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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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数百人诣玄武门，叩阁请曰 ：“兵仗尚全，犹堪破贼。 
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 ！”竟无应 
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先是，帝选骁健 
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 
至以宫人赐之。司宫魏氏为帝所信，化及等结之使为内 
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之际，无一人 
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西阁。虔 
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问 ：“陛 
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 
帝映窗扉谓行达曰 ：“汝欲杀我邪？”对曰 ：“臣不敢， 
但欲奉陛下西还耳 。”因扶帝下阁。虔通，本帝为晋王 
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 ：“卿非我敌人乎！何恨 
而反？”对曰 ：“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 
京师耳 。”帝曰 ：“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 
与汝归耳 ！”虔通因勒兵守之。 
  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 
来谒之者，但俯首据鞍称罪过。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 
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谓帝曰 ：“百官悉在朝堂， 
陛下须亲出慰劳 。”进其从骑，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 
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贼徒喜 
噪动地。化及扬言曰 ：“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 。” 
帝问 ：“世基何在？” 贼党马文举曰 ：“已枭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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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 
“我何罪至此？”文举曰 ：“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 
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 
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 
帝曰 ：“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 
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 ：“溥天同怨，何止一 
人 ！”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 ：“卿乃士人，何 
为亦尔 ！”德彝赧然而退。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 
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 
曰 ：“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 ！”文 
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 
缢杀之。初，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罂贮毒药自随，谓 
所幸诸姬曰 ：“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 。” 
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 
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随，囚于骁果营。化及弑 
帝，欲奉秀立之，众议不可，乃杀秀及其七男。又杀齐 
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无少长皆死。 
唯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且以计全之。齐王暕素失爱于 
帝，恒相猜忌。帝闻乱，顾萧后曰 ：“得非阿孩邪？” 
化及使人就第诛暕，暕谓帝使收之，曰 ：“诏使且缓儿， 
儿不负国家 ！”贼曳至街中，斩之，暕竟不知杀者为谁， 
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杀内史待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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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 
千牛宇文皛、梁公萧钜等及其子。钜，琮之弟子也。 
  难将作，江阳长张惠绍驰告裴蕴，与惠绍谋矫诏发 
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门援帝。议定，遣报虞世基；世基 
疑告反者不实，抑而不许。须臾，难作，蕴叹曰 ：“谋 
及播郎，竟误人事 ！”虞世基宗人亻及谓世基子符玺郎 
熙曰 ：“事势已然， 吾将济卿南渡， 同死何益？”熙 
曰 ：“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决矣 ！” 
世基弟世南抱世基号泣，请以身代，化及不许。黄门侍 
郎裴矩知必将有乱，虽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为骁果娶 
妇；及乱作，贼皆曰 ：“非裴黄门之罪 。”既而化及至， 
矩迎拜马首，故得免。化及以苏威不预朝政，亦免之。 
威名位素重，往参化及；化及集众而见之，曲加殊礼。 
百官悉诣朝堂贺，给事郎许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之 
曰 ：“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阖朝文武咸集。天道 
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 
行。弘仁反走上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 
既而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 ：“此人大负气！” 
复命擒还， 杀之。其母范氏， 年九十二，抚柩不哭， 
曰 ：“能死国难，吾有子矣 ！”因卧不食，十馀日而卒。 
唐王之入关也，张季珣之弟仲琰为上洛令，帅吏民拒守， 
部下杀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乱，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 
化及杀之，兄弟三人皆死国难，时人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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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 
居别宫，令发诏画敕书而已，仍以兵监守之。化及以弟 
智及为左仆射，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 
  乙卯，徙秦公世民为赵公。 
  戊辰，隋恭帝诏以十郡益唐国，仍以唐王为相国， 
总百揆，唐国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锡。王谓僚属曰： 
“此谄谀者所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宠锡，可乎？必若 
循魏、晋之迹，彼皆繁文伪饰，欺天罔人；考其实不及 
五霸，而求名欲过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窃亦耻之 。” 
或曰 ：“历代所行，亦何可废 ！”王曰 ：“尧、舜、汤、 
武，各因其时，取与异道，皆推其至诚以应天顺人，未 
闻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禅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 
肯为；若其无知，孤自尊而饰让，平生素心所不为也。 
“但改丞相为相国府，其九锡殊礼，皆归之有司。 
  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稜为江都太守，综领留事。 
壬申，令内外戒严，云欲还长安。皇后六宫皆依旧式为 
御宫，营前别立帐，化及视事其中，仗卫部伍，皆拟乘 
舆。夺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归。以折冲郎将沈光 
骁勇，使将给使营于禁内。行至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 
才、虎牙郎钱杰与光谋曰 ：“吾侪受先帝厚恩，今俯首 
事仇，受其驱帅，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吾必欲杀之，死 
无所恨 ！”光泣曰 ：“是所望于将军也 ！”孟才乃纠合 
恩旧，帅所将数千人，期以晨起将发时袭化及。语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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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夜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使讨之。 
光闻营内喧，知事觉，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内史 
侍郎元敏，数而斩之。德戡引兵入围之，杀光，其麾下 
数百人皆斗死，一无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铁杖之子 
也。 
  武康沈法兴，世为郡著姓，宗族数千家。法兴为吴 
兴太守，闻宇文化及弑逆，举兵，以讨化及为名。比至 
乌程，得精卒六万，遂攻馀杭、毘陵、丹杨，皆下之， 
据江表十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承制置百官。 
  东国公窦抗，唐王之妃兄也。炀帝使行长城于灵武； 
闻唐王定关中，癸酉，帅灵武、盐川等数郡来降。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将军王师仁击破之。又五 
万馀人寇宜春，相国府咨议参军窦轨将兵讨之，战于黄 
钦山。稽胡乘高纵火，官军小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 
拔队中小校代之，勒兵复战。轨自将数百骑居军后，令 
之曰 ：“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 ！”既而鼓之，将 
士争先赴敌，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虏男女二万 
口。 
  世子建成等至东都，军于芒华苑；东都闭门不出， 
遣人招谕，不应。李密出军争之，小战，各引去。城中 
多欲为内应者，赵公世民曰 ：“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 
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 。”遂不受。戊寅，引 
军还。世民曰 ：“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 。”乃设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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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遇伏而败。世 
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馀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 
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瑰 
将兵镇新安而还。 
  初，五原通守栎阳张长逊以中原大乱，举郡附突厥， 
突厥以为割利特勒。郝瑗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 
以取长安，举从之。时启民可汗之子咄苾，号莫贺咄设， 
建牙直五原之北，举遣使与莫贺咄设谋入寇，莫贺咄设 
许之。唐王使都水监宇文歆赂莫贺咄设，且为陈利害， 
止其出兵，又说莫贺咄设遣张长逊入朝，以五原之地归 
之中国，莫贺咄设并从之。已卯，武都、宕渠、五原等 
郡皆降，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长逊又诈为诏书与莫 
贺咄设，示知其谋。莫贺咄设乃拒举、师都等，不纳其 
使。 
  戊戌，世子建成等还长安。 
  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朝议郎段世弘等谋 
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 
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宇文化及拥众十馀万，据有六宫，自奉养一如炀帝。 
每于帐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对；下牙，方取 
启状与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参决之。以少 
主浩付尚书省，令卫士十馀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画敕， 
百官不复朝参。至彭城，水路不通，复夺民车牛得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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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 
疲剧，军士始怨。司马德戡窃谓赵行枢曰 ：“君大谬， 
误我！当今拨乱，必藉英贤；化及庸暗，群小在侧，事 
将必败，若之何？”行枢曰：“在我等耳，废之何难！” 
初，化及既得政，赐司马德戡爵温国公，加光禄大夫； 
以其专统骁果，心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配士卒， 
以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柄。德戡由是 
愤怨，所获赏赐，皆以赂智及；智及为之言，乃使之将 
后军万馀人以从。于是德戡、行枢与诸将李本、尹正卿、 
宇文导师等谋以后军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遣人诣 
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待海公报。许弘仁、张 
恺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阳为游猎，至后军， 
德戡不知事露，出营迎谒，因执之。化及让之曰 ：“与 
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方愿共守富贵， 
公又何反也？”德戡曰 ：“本杀昏主，苦其淫虐；推立 
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 。”化及缢杀之， 
并杀其支党十馀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帅众具牛酒迎 
之。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东郡， 
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辛丑，李密将井陉王君廓帅众来降。君廓本群盗， 
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唐王与李密 
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 
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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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太守。 
  萧铣即皇帝位，置百官，准梁室故事。谥其从父琮 
为孝靖皇帝，祖岩为河间忠烈王，父璿为文宪王，封董 
景珍等功臣七人皆为王。遣宋王杨道生击南郡，下之， 
徒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使典文翰， 
委以机密。又使鲁王张绣徇岭南，隋将张镇周、王仁寿 
等拒之；既而闻炀帝遇弑，皆降于铣。钦州刺史宁长真 
亦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铣。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 
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铣、士弘各遣人招交 
趾太守丘和，和不从。铣遣宁长真帅岭南兵自海道攻和， 
和欲出迎之，司法书佐高士廉说和曰 ：“长真兵数虽多， 
悬军远至，不能持久，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望风受 
制于人 ！”和从之，以士廉为军司马，将水陆诸军逆击， 
破之，长真仅以身免，尽俘其众。既而有骁果自江都至， 
得炀帝凶问，亦以郡附于铣。士廉，劢之子也。 
  始安郡丞李袭志，迁哲之孙也，隋末，散家财，募 
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迭来攻 
之，皆不克。 闻炀帝遇弑，帅吏民临三日。 或说袭志 
曰 ：“公中州贵族，久临鄙郡，华、夷悦服。今隋室无 
主，海内鼎沸，以公威惠，号令岭表，尉佗之业可坐致 
也。”袭志怒曰：“吾世继忠贞，今江都虽覆，宗社尚存， 
尉佗狂僭，何足慕也 ！”欲斩说者，众乃不敢言。坚守 
二年，外无声援，城陷，为铣所虏，铣以为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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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 
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馀万。 
  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 ：“吾北面事人， 
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 
  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击硃粲于冠军，破之。 
  王德仁既杀房彦澡，李密遣徐世勣讨之。德仁兵败， 
甲寅，与武安通守袁子幹皆来降，诏以德仁为鄴郡太守。 
  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逊居代邸。甲子，唐王即 
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 
改元。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剌史。推五运为土德，色 
尚黄。 
  隋炀帝凶问至东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皇泰。是日于朝堂宣旨，以时钟金革，公私 
皆即日大祥。追谥大行曰明皇帝，庙号世祖；追尊元德 
太子曰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 
达为纳言、陈国公，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 
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 
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 
共掌朝政，时人号“七贵”。皇泰主眉目如画，温厚仁 
爱，风格俨然。 
  辛未，突厥始毕可汗遣骨咄禄特勒来，宴之于太极 
殿，奏九部乐。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 
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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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百馀万。帝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 
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 
  壬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国子、太学、 
四门生，合三百馀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 
  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瑗为 
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 
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 
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 
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崔民幹并为黄门 
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为尚书右丞；以 
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璡为户部尚书， 
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瑗，上之从子；怀恩，舅子也。 
  上待裴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 
纪；命尚书奉御日以御膳赐寂，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 
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称为裴监而不名。委萧瑀以庶 
政，事无大小，莫不关掌。瑀亦孜孜尽力，绳违举过， 
人皆惮之，毁之者众，终不自理。上尝有敕而内史不时 
宣行，上责其迟，瑀对曰 ：“大业之世，内史宣敕，或 
前后相违，有司不知所从，其易在前，其难在后；臣在 
省日久，备见其事。今王业经始，事系安危，远方有疑， 
恐失机会，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审，使与前敕不违，始敢 
宣行；稽缓之愆，实由于此 。”上曰 ：“卿用心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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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复何忧 ！” 
  初，帝遣马元规慰抚山南，南阳郡丞河东吕子臧独 
据郡不从；元规遣使数辈谕之，皆为子臧所杀。及炀帝 
遇弑，子臧发丧成礼，然后请降；拜邓州刺史，封南郡 
公。 
  废大业律令，颁新格。 
  上每视事，自称名， 引贵臣同榻而坐。 刘文静谏 
曰 ：“昔王导有言：‘若太阳俯同万物， 使群生何以仰 
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 ：“昔汉光武与 
严子陵共寝，子陵加足于帝腹。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 
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 ！” 
  戊寅，隋安阳令吕珉以相州来降，以为相州刺史。 
  己卯，祔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简公； 
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 
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 
氏曰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曰穆皇后。每岁祀昊天上帝、 
皇地礻氏、神州地礻氏，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 
配。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 
公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蜀公孝基为 
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 
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 
兴王，上柱国博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勃海王。孝 
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从父弟；博叉、奉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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